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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与合流：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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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同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条犹太民族主义之路，它激烈地批评了政治犹太

复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复国内涵和方式方面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新观点。 应该说，这两种复国思想都存在合理

性的一面，两者既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在不同程度上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所接受，并且两条道路的合流引导犹太

复国主义事业走向了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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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影响近现代犹太历史和中

东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 在其长达几

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流

派，政治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其中两种主要的派

别，其思想观点既相互区别而又紧密联系，共同推动

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以色列的诞生。 对于

这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各自思想观点的介绍及

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关系方面，在两种犹太

复国主义思想的差异及联系方面则着力不多。 本文

拟对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作一深入的比较，重点

分析其思想的分歧和互补之处以及两种思想的融合

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以期推动对这一

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分歧的产生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与 １９ 世纪下半叶

欧洲反犹主义的重新兴起密切相关的。 随着 １８－１９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犹太人解放运动的兴起，大多

数欧洲犹太人相信通过走同化之路，融入欧洲主流

社会的方式，可以消除反犹歧视和迫害。 犹太启蒙

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兴起，许多犹太人走出了隔都，主
动融入到欧洲主流社会之中，许多犹太人甚至背离

了犹太教和犹太文化。 但欧洲反犹主义却始终没有

消亡，并以种族反犹的新形式重新兴起，反犹迫害的

不断发生，使犹太民族的生存遇到了危机。 １８８１ 年

俄国发生了反犹大屠杀，１８９４ 年号称当时欧洲最自

由、民主的法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反犹

事件”①。 犹太人中的一些有识人士开始认识到同

化解决不了“犹太问题”，犹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国

家和民族家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开始萌生。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了观点迥

异的不同流派，主要有西奥多·赫茨尔 （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ｒｚｌ）领导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阿哈德·哈姆

（Ａｈａｄ Ｈａ⁃ａｍ）为代表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宗

教犹太复国主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等。 政治犹太

复国主义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中的两种主要思想，二者的分歧也几乎贯穿于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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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伴随着 １９ 世纪晚期

反犹迫害不断发生的背景而诞生的，并成为当时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 其代表人物西奥多·
赫茨尔认为，反犹主义导致了犹太民族的生存危机，
倡导通过争取大国支持和大规模的移民实现复国目

标，尽快为犹太人找到一块避难之地。 因看到许多

犹太人为融入主流社会而主动放弃本民族宗教和文

化，犹太教信仰和犹太文化危机出现，同时对政治犹

太复国主义思想忽视犹太文化和精神的观点和政策

不满，阿哈德·哈姆在 １８９７ 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

者大会召开后开始形成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其

主要思想观点为：反犹主义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

的根本原因，而犹太人的同化和对犹太文化及犹太

教的背离才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未来

复兴的国家必须是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支撑的

真正犹太国，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避难地；复兴希伯

来语作为民族语言，主张通过长期扎实有效的移民

和教育工作，灌输犹太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来完成

复国主义目标。 两种思想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

是否认同反犹主义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原

因、是否把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作为犹太复国主义

事业的核心、巴勒斯坦是否为唯一的复国之地以及

如何实现复国目标上的差异。
西奥多·赫茨尔于 １８９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瑞士巴

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阿哈德·哈姆参加了这次会议。 赫茨尔在会上作了

报告，主要内容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现状及建立犹太

人家园的紧迫性。 接着，他谈到了争取大国支持对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奥斯

曼土耳其的允许，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计划会

最终失败。 会议安排的另几场报告也主要是关于各

地的反犹主义现状和犹太人在各国的处境。 阿哈

德·哈姆对这次复国主义大会十分失望，他认为，赫
茨尔等犹太政治复国主义领导人对犹太人真正的病

因并不了解，疏远了犹太人的精神理想，犹太人也不

需要赫茨尔设想的那种复国主义目标和实现方式，
他觉得这次大会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

对于阿哈德·哈姆来说，大会没有给他带来任

何快乐，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和不信任赫茨尔。 他

独自坐在会议代表中间，好像婚宴宾客中的一个悲

伤者。 大部分代表关注的是犹太人在各国的生存条

件和状况，而阿哈德·哈姆的目光却盯在犹太教的

危机上。 他认为犹太人必须从内心的奴役状态，以
及因同化而导致的精神堕落中解放出来，加强犹太

民族内部的团结［１］４３０。 会后他以罕见的暴怒写道：
“我们破坏的远比建树的多，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

垂死民族最后的喘息呢！” ［２］２４正是在第一次世界犹

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之后，随着对西奥多·赫茨

尔政治复国主义思想的不满和较大分歧，阿哈德·
哈姆逐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文化复国主义思想”
理论。

二　 两条道路分歧的表现

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两种主要思想，阿哈

德·哈姆倡导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西奥

多·赫茨尔为代表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有

着较大的差异和分歧，具体表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兴起的原因、实现方式、建国地点的选择以及对民

族文化和精神作用的认识等方面。
１．复国动因上的差异

随着 １９ 世纪犹太人的解放和走出隔都，参与所

在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一些犹太人开始成为中产阶

级，并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领域与客居国的中产阶级

竞争，因而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歪曲和迫害。 中世

纪那些恶毒的反犹谎言，如血祭诽谤、犹太人向水井

里投毒等谣言重新兴起。 １９ 世纪下半叶，种族反犹

理论在德国等国兴起，反犹迫害事件更是愈演愈烈，
俄、法等国发生了反犹迫害和屠杀事件。 现实的环

境非常清楚，犹太人要么成为对他们不公正的社会

势不两立的敌人，要么为自己寻找避难地［３］９４。 面

对无处不在的反犹主义迫害，赫茨尔提出犹太人的

出路问题。 他认为反犹主义正在逐日逐时地发展，
因其产生的根源仍然存在，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历史

经验表明，同化也不是万灵药，剩下的就只有这个新

的、显然是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创建一个犹太

国，把地球上一块土地的主权给予犹太人，以满足他

们的民族需要［４］１１４。
虽然阿哈德·哈姆也承认犹太人正在欧洲及其

他地区受到反犹主义的严重威胁，也是犹太人必须

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与西奥多·赫茨尔把反

犹主义和“犹太人问题”放在首位，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应该将犹太人即刻从散居区恶劣的环境中拯救出

来的观点不同，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反犹主义只

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表面原因，而犹太教和

犹太文化的危机才是真正的原因，当时犹太人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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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问题是“犹太教问题”。 他认为西欧犹太人

正是因启蒙和解放带来的同化而出现了犹太文化和

犹太教危机，许多犹太人在解放过程中脱离了犹太

教和犹太文化而走向了同化。 他们只是“披着自由

外衣的精神奴隶”，这是一种比政治奴役更可怕的

精神奴役。
对于犹太人遭受的这种精神奴役状况，阿哈

德·哈姆在致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如果有人问

我是否羡慕那些获得解放的同胞？ 我可以真实地回

答说‘不’，问我 １０００ 遍同样的问题，我会 １０００ 次回

答‘不’，他们获得的权利不值得他们付出那样的代

价。” ［５］２８１那些同化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并不自由，他
们必须处处考虑非犹太邻居的反应，总是希望尽力

留下好的印象。 而且，许多同化的西方犹太人并没

有获得真正的权利。 以欧洲最早获得解放和公民权

的法国犹太人为例，阿哈德·哈姆认为，解放后几十

年内的法国犹太人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权利，实际

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利［５］１７５。 那些脱离犹太教与

犹太文化的犹太人，既没有被主流社会承认，又承受

着背离本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痛苦，这也是当前犹太

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６］６８８。 犹太人内部的危机———
道德风气、统一性和独特性的衰落是对犹太人的最

大威胁，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按照现代方式

繁荣犹太人的文化创造［６］６８７－６８８。
阿哈德·哈姆坚决反对那种在忽视犹太文化和

犹太精神前提下重建国家的做法，认为那将只是为

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地。 如果像赫茨尔设

想的那样，犹太国仅仅是由于反犹主义和犹太民族

的敌人的迫害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那么充其量也

只能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

国，因为它的公民并不具有犹太人真正的民族意识，
也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４］２０５。

２．犹太文化和精神之于复国的作用上的区别

对于未来复兴的犹太国的性质，犹太文化与犹

太精神在未来犹太国中的地位问题，文化犹太复国

主义思想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犹

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复兴，未来犹太国的复兴必须

建立在犹太文化和精神为核心的基础上；而政治犹

太复国主义思想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当务

之急是为犹太人寻找一个避难之地，建立一个可以

躲避反犹主义迫害和自由生活的国家，更关注犹太

人迫切的物质问题。

赫茨尔对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希伯来语不热衷，
他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些人里，谁能使用希伯来语

买一张火车票呢？” ［４］１１９对于赫茨尔设想的犹太国和

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阿哈德·哈姆给予了尖

锐的批评。 他认为，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忽

视了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内容，赫茨尔设想的这

个新国家里看不出犹太人的特性，只能是一个说着

德语、法语、英语等其他语言的犹太人的国家；阿哈

德·哈姆嘲讽似地说：“像赫茨尔设想的那样，犹太

国有什么东西是犹太人所特有的呢？”那里的居民

不懂希伯来语，关于犹太文化也很少提到，那只是另

一个现代的世俗国家；如果有一天非洲黑人要建立

自己的国家，其性质与赫茨尔想象中的国家可能十

分相似；赫茨尔设想的是一个现代的、发达和文明的

国家，那里虽然居住着犹太人，但不是具有犹太人特

征的国家［４］１６５。 阿哈德·哈姆并非没有注意到许多

散居地犹太人困苦的物质生活问题，他只是把精神

和文化放在了比物质问题更重要的地位。 他认为犹

太人在故土的重新定居不能仅仅是面包和黄油等物

质问题，犹太人在过去的流散生活中也处处受压迫，
物质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们的先人从来没有为此放

弃过精神上的追求，犹太人现在仍需要那样做［５］２８０。
另外，对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勾画的在短时

期内建成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犹太国，吸引世界各

地大批犹太人移民的宏大计划，阿哈德·哈姆认为，
这是一个夸大的弥赛亚式空想，只会引发犹太人不

切实际和错误的幻想与希冀；这个犹太国不过是一

个缩微版的欧洲，犹太人在这样的国家中只会进一

步同化，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实现的只是由于反犹主

义影响而没有完成的犹太人的同化；对于政治复国

主义为建国应立即组织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的主

张，阿哈德·哈姆也是坚决反对，主张通过教育，使
犹太人的移居成为目的明确和长期自觉性的活

动［７］４２９。
阿哈德·哈姆认为最为关键的是犹太人对圣地

的热爱，重要的是移民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吸引一个

热爱圣地的人定居比吸引十个仅仅把圣地当作避难

地的意义更为重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不是聚集人

口，而是首先要凝聚犹太人的民族精神［８］１９７。 犹太

复国主义的目标是要给流散犹太人提供一个保持民

族性、复兴希伯来文化的载体，以吸引散居地的犹太

人保持犹太民族意识。 他主张通过教育工作，使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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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移居成为自觉的、目的明确的活动［７］４２９。
阿哈德·哈姆认为，犹太人不会全部移民巴勒

斯坦，大多数人仍将继续生活在散居区，巴勒斯坦的

资源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犹太人定居和生活［５］２７９。 所

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重要的任务是要培育犹太文化

和犹太精神，为犹太国建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赫茨尔等政治复国主义者认为，只要获得土地

和必要的权利，犹太民族国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
阿哈德·哈姆则认为，赫茨尔的政治复国主义会使

真正的复国主义者感到迷惑，因为其希望迅速实现

建国目标，但仅希望付出很小的努力和预备工作，更
喜好大的冒险性飞跃；他们可能是合适的犹太人，甚
至是合适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不是合适的犹

太复国主义者［２］３５８。 赫茨尔认为，阿哈德·哈姆的

复国主义思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是不相容

的；同样，阿哈德·哈姆也不认同赫茨尔的观点，坚
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必须以复兴犹太文化和犹太精

神为核心。
３．实现方式上的分歧

在如何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上，赫茨尔认为

必须依靠大国和犹太富人的支持，主张通过外交努

力和政治斡旋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 阿哈德·
哈姆则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只重视争取大国的外

交支持，而忽视采取扎实有效的移民和定居计划等

实际行动，也反对它一味地寻求欧美犹太富翁财政

资助的政策，主张应主要依靠犹太人自身的力量，通
过稳步有序的移民和定居计划，发展犹太文化教育，
来逐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９］５１－５２。

赫茨尔一开始就认为犹太人复国目标的实现必

须通过大国的外交支持，否则根本无法取得成功。
当时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他认

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必须得到土耳其的特许证。
自 １９ 世纪中期以来，土耳其的财政一直处于极为困

难的状况。 赫茨尔认为，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能

够帮助土耳其摆脱财政危机，“土耳其比以往任何

时期都需要经济援助，并且它只能从犹太人这里得

到援助。 从苏丹那里得到一个省，为那些在其他地

方不能生存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法律保障下的家园是

没有问题的” ［８］３６６。 从 １８９６ 年到 １９０２ 年，赫茨尔数

次与土耳其谈判争取支持，并试图争取德国和俄国

政府对土耳其施加压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
但因土耳其要价太高，及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相比，德俄两国更关心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等原

因，种种努力最后都失败了。 赫茨尔后来回忆他与

苏丹谈判的情景时说：“与土耳其人的谈判是这样

一回事。 如果你要从他们那里买一块地毯，你得先

喝 ６ 杯咖啡，吸 １００ 支香烟；然后你才能谈谈家常

事，偶尔再谈谈关于地毯的事。 现在的情况是我有

时间谈判，但我的人民没有，他们正在犹太区里忍饥

挨饿，我必须帮助他们。” ［１０］３７４

赫茨尔争取土耳其支持的外交努力失败之后，
他开始把外交活动的重心转向英国。 英国先是向赫

茨尔抛出了在埃及阿里什谷地建立犹太人定居区的

“阿里什－西奈方案”，随后又提出了在东非乌干达

建立定居地的“乌干达计划”。 由于脱离了巴勒斯

坦本土，这些方案遭到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及东欧

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并最终遭

到抛弃。 至此，赫茨尔争取大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支持的外交努力基本宣告失败。 除了争取大国的

支持之外，赫茨尔还积极争取犹太富人对犹太复国

主义事业的支持。 他曾经试图争取当时欧洲犹太富

翁和慈善家罗斯柴尔德（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家族和希尔施

（Ｈｉｒｓｃｈ）男爵的支持，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其他的

犹太富人要么没有热情，或者只是口头答应给予资

助而实际没有兑现。
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恰恰相反，阿哈德·哈姆

反对单纯依靠外交努力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目

标。 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重视大国的支持

而忽视有效的移民和定居等实际行动是不现实的，
如果没有 １０ 万犹太人移居和生活在巴勒斯坦这一

基础，政治复国主义者采取的所有外交努力都是没

有意义的。 他认为，重要的是通过扎实有序的工作

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样板区，吸引全世界犹太人的

目光，从而吸引更多的犹太人移民和定居巴勒斯

坦［５］２７３。 对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争取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外交支持的努力，阿哈德·哈姆认为，那不会取

得任何结果，因为土耳其会把犹太复国主义认同于

掠夺其利益的欧洲势力的代言人；而英国提出的

“乌干达计划”则更是一种完全忽视犹太文化、犹太

人与故土感情联系的短视行为，只会对犹太复国主

义事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１１］１３６。 对于赫茨尔倡

导的争取犹太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资助的政

策，阿哈德·哈姆同样不赞同，他认为依靠富人支持

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 １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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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１８９３ 年，阿哈德·哈姆两次访问巴勒斯坦，看
到一些完全依靠欧洲犹太富翁资助、不愿自食其力

的犹太定居点混乱和失败的景象，他批评了罗斯柴

尔德家族在巴勒斯坦的资助政策。 他认为犹太富人

的资助政策只会助长犹太定居者的惰性和依赖心

理，从而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犹太人只有通过自身

的辛勤劳动和努力才能取得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真

正成功［１２］１５６。
４．复国地的差异

在复国地点的选择上，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主张

为了实现复国的目标可以接受除巴勒斯坦以外的其

他地方。 面对欧洲各地不断重新抬头的反犹主义思

潮和迫害事件，西奥多·赫茨尔认为当务之急是尽

快为犹太人找到一块避难之地，哪怕这块土地不是

巴勒斯坦。 在 １８９６ 年出版的《犹太国》一书中，赫
茨尔就设想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建国地—阿根廷。 阿

根廷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地域广阔，人口稀

少，气候温和，阿根廷共和国也将从出让部分领土中

获得很大好处。 赫茨尔后来在争取大国对犹太复国

主义运动支持的外交努力过程中，在争取巴勒斯坦

作为建国地无望的情况下，他相继接受了“阿里什

方案”和“乌干达计划”等，尤其是“乌干达计划”由
于远离犹太人故土巴勒斯坦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遭到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和抵

制［４］１５９－１６３。
对于赫茨尔提出的“乌干达计划”和在其他地

区建国的方案，阿哈德·哈姆认为都是畸形的计划，
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满。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

说：“我们从来没有指望巴勒斯坦成为拯救犹太人

物质生活困境的地方，我们在巴勒斯坦寻找和得到

的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

其他地方建国。” ［５］２８６他发表文章坚决反对赫茨尔的

“乌干达计划”，并批评“犹太信托基金”脱离犹太复

国主义委员会的控制，更多地资助犹太移民到阿根

廷垦殖［１３］１０９。 在阿哈德·哈姆和东欧犹太复国主

义者的联合反对和抵制下，赫茨尔的“乌干达计划”
最终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失败。

作为文化复国主义思想的代表和领导人，阿哈

德·哈姆始终认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复国地的唯一

选择，是复兴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载体。 他认为，
犹太人与故土巴勒斯坦的联系可以唤醒他们内心的

自我认同，同时激励他们为实现建国目标和在故土

自由生活而奋斗，这也是许多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以

外的其他地区，甚至是美国不感兴趣的原因［２］３５８。
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犹太文化在流散地的

复兴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是必

须的，它将成为世界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向散居地的

犹太人辐射犹太文化之光，否则，那些没有去过巴勒

斯坦的犹太人迟早会丧失他们的犹太认同［３］１１７。
阿哈德·哈姆把巴勒斯坦与犹太人散居地之间

的关系比喻为车轮，巴勒斯坦永远是轮子的轴，散居

地是外部的辐［１４］７０。 他曾经说过：“一个位于巴勒斯

坦，紧密团结，具有创造力的，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

非犹太多数民族压迫的犹太社会，将给予各地的犹

太人以精神影响，将把它的精神光芒射向辽阔的周

围地区和所有散居区的犹太社群，鼓舞他们建设新

生活，同时保持我们民族的完全统一。” ［６］６８０对阿哈

德·哈姆来说，巴勒斯坦在犹太民族心中的神圣地

位决定了它是犹太人复国地的唯一选择，犹太文化

和犹太精神只有在这里才能自由地生存和发展，才
能成为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中心。

三　 两条道路的合流

尽管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文化犹太复国主

义思想在许多观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但也

有许多相同之处。 如都反对盲目和无计划的移民定

居计划。 赫茨尔认为应首先争取大国对犹太移民计

划的特许和支持，未经准许和无序的移民计划只会

导致最终的失败；阿哈德·哈姆也认为无计划的移

民定居计划是“本末倒置”，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必

须是渐进和有组织的［５］２９２。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重要

的任务是要培育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培养坚定的

复国主义信念，未来复兴的国家也必须以犹太文化

和犹太精神为核心。
另外，不管是为犹太人寻找一块躲避反犹主义

迫害的避难地，还是认为未来复兴的犹太国必须以

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两种思想都认为犹太

人应该重建自己的国家。 阿哈德·哈姆并不反对在

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人政治实体，或者是一个犹

太人占绝大多数的政治实体，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精

神中心的设想也并不排斥物质性的内容。 相反，他
认为农业劳动等其他物质性东西也是精神中心得以

建立的组成因素。 阿哈德·哈姆曾经对朋友说过：
“如果你让我阐明我在巴勒斯坦复兴上的观点，我
认为在我们的精神中心应该有一百或二百万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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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圣经》之外，还要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 ［５］２９１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阿哈德·哈姆并不是

完全反对争取大国的支持，他只是反对政治犹太复

国主义一味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完全依靠大国支持，
而忽视犹太民族自身的实际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当他意识到争取英国支持和其介入中东地

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

遇时，阿哈德·哈姆积极协助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Ｃｈａｉｍ Ｗｅｉｚｍａｎｎ）与英

国进行外交谈判，共同促成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

坦建立民族家园、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影响深

远的《贝尔福宣言》的发表［１５］４７６－４７７。 犹太复国主义

事业第一次得到了世界大国的承认和支持，鼓舞了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定居和参与犹太民族家园的

创建活动，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很难说文化犹太复

国主义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孰对孰错，应该说

都有其合理之处。 在当时欧洲反犹主义重新抬头和

迫害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赫茨尔主张在大国支

持下尽快为犹太人找到一块避难地，建立一个犹太

人可以自由生活的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

阿哈德·哈姆关于政治复国主义思想不考虑犹太文

化和犹太精神的地位和意义，一味考虑犹太人的物

质利益和希望，尽可能快地重建国家的批评，政治复

国主义也尖锐地予以反击：“阿哈德·哈姆关注的

是精神和智力的事情，物质生活好像被清扫出去。
国家的建立需要得到一些政治家的同意，为我们民

族灌输新的精神需要上百万人的行动。 如果犹太国

不能成为英国或德国那样的大国，那么就让它成为

一个小国，我们自己的小国，总要胜过什么也没有。
这个小国不是玩物，而是要像比利时或瑞士那样的

中立国。 我们是弱小和人数少的小国，但这难道不

比流散在其他国家好吗？” ［２］３１对于阿哈德·哈姆主

张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任务是为未来打好道德文

化基础，复兴犹太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他们认为，
这是避开现实的考虑，而为不确定的遥远未来去准

备，如果按照这样去做，犹太国将永远不会建立，除
非等到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好

是追随赫茨尔的行动［２］３２。
在当时反犹主义盛行和反犹迫害不断发生，许

多犹太人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和面临生存危机的现

实情况下，毫无疑问，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

想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初期占据了主流地位，赢得

了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 但阿哈德·哈姆的文化犹

太复国主义思想为那些对犹太教信仰虔诚、民族文

化意识强烈的犹太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是政治犹

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很好补充。 所以两种犹太复

国主义思想既有分歧，同时又呈现互补性特征。 阿

哈德·哈姆从当时社会中出现的犹太人脱离犹太教

和犹太文化的精神危机现象出发，主张犹太复国主

义要在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的基础上重建犹

太国，复兴一个作为流散地犹太人榜样和对他们辐

射精神之光的真正的犹太国，而不仅仅是依靠大国

支持，通过短期内大规模的移民建立的一个解决反

犹主义威胁的国家，一个缺失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

的犹太人的国家。 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犹太国才能

长久地生存下去，其文化复国主义思想对于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更为长远和更深层次的指导

意义。
四　 结语

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较大分歧与他们领导

人各自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赫茨尔生活于一个同

化犹太人家庭，年轻时接受了西方世俗教育，早期是

犹太人“同化论”的坚定支持者，后来受“德雷福斯”
反犹事件震动而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而阿哈

德·哈姆则出生于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哈西德派家

庭，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犹太教传统教育，精通犹太教

和犹太文化经典文本，深受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熏

陶和影响。 两人不同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决定了

他们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必然分歧，赫茨尔提出争

取大国支持、尽快实现复国目标以解决反犹主义问

题，阿哈德·哈姆坚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必须以犹

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都有其合理之处，也都存在一些不足。 赫茨尔的政

治复国论旨在建立一个没有传统犹太教精神的犹太

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同样，民族精神也不可能离开

相应的国家实体而持久不衰，民族精神若无政治实

体支撑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托，因而迟早会丧

失殆尽，阿哈德·哈姆似乎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

和重要性，而忽视了精神之于实体的依赖关系［１６］４５。
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查伊姆·魏兹曼吸

收了两种思想的优点，同时又摈弃了它们各自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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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处，形成了“综合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一方面

继承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争取大国支持的路线，另
一方面吸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精华之处，注
重发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作用，扎实推进移民

和教育工作，培育犹太民族精神，引导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走向了顺利发展的成功之路。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色列的宣告成立，标志着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 如今的以色列

不仅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和科技领先的国家，更
重要的是建设成为了世界犹太文化和犹太教的中

心、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两种犹太复国

主义思想合流结出的硕果。

注释：
①德雷福斯是一名工作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犹太军官。 １８９４ 年法国总参谋部发生了向德国泄密的事件，在没有明显证据

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德雷福斯是一名犹太人而被逮捕，被控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发送至法国在南美洲的殖民地魔鬼岛服

刑。 事后，在法国各界抗议下的重审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但他仍被指控有罪，直到 １９０６ 年才恢复清白和名誉。 德雷福

斯反犹事件使许多犹太人从同化转向了复国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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